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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蝶影紅梨記》是唐滌生 1957 年劇作，改編自元代雜劇《謝金蓮詩酒紅梨花》
及明代傳奇劇本《紅梨記》，為「仙鳳鳴」劇團第三屆演出劇目。原故事的戲劇衝突主

要源於男女主角的不能相認與誤會，然而比較《紅梨記》與《蝶影紅梨記》兩個改編版

本，劇作家都在上述戲劇結構中加入了一些個人創意：傳奇劇本加設了政治副線，以豐

富情節；唐滌生更在前作基礎上，使戲劇衝突更加多元化，而細究其改編意圖，乃受眾

主導的結果，可以「脫窠臼」及「因人度戲」概言之，而相關改編意圖或正為唐滌生後

期劇本的成功之處，可為當代劇作家借鑒。

關鍵詞：唐滌生 誤會 戲劇衝突 因人度戲 女性自主

一.引言

《蝶影紅梨記》是唐滌生1957年的劇作，改編自元代張壽卿（生卒不詳，約1279年
前後在世）所撰雜劇《謝金蓮詩酒紅梨花》及明代徐復祚（1560─1630？）所撰傳奇劇
本《紅梨記》，交「仙鳳鳴」劇團首演，1對於該劇，前人之肯定已然明瞭，葉紹德曾

 
＊	 羅劍創，《戲曲品味》雜誌劇評人，粵劇研究者。

1	 唐滌生交《蝶影紅梨記》予仙鳳鳴劇團於利舞台首演，首演主要演員為：任劍輝飾趙汝州、白雪仙飾謝

素秋、梁醒波飾錢濟之、靚次伯飾王黼、蘇少棠飾劉公道、任次兒飾沈永新。本文所引《蝶影紅梨記》

曲白主要取自葉紹德編撰，張敏慧校訂：《唐滌生戲曲欣賞》（二）（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6 

年），及參考香港中文大學所藏《蝶影紅梨記》泥印本。為便行文，本文於摘引曲文時只於正文註明所

屬場次；《蝶影紅梨記》的場次於開山泥印本與及後版本稍異，前者為第一場〈詩邀〉、第二場〈賞燈

追車〉、第三場〈盤秋寄託〉、第四場〈窺醉·亭會·詠梨〉、第五場〈賣友歸王〉、第六場〈宦遊三

錯〉；後者為第一場〈詩邀·隔門〉、第二場〈咫尺天涯〉、第三場〈盤秋寄託〉、第四場〈窺醉·亭

會〉、第五場〈詠梨〉、第六場〈賣友歸主〉、第六場〈宦遊三錯〉，本文悉取前者。本文所引《紅梨

記》曲文悉取毛晉：《六十種曲》（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所引《謝金蓮詩酒紅梨花》曲文悉取

臧懋循：《元曲選》（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正文只標明所屬齣目，下不另註。

衝突的重構
─《謝金蓮詩酒紅梨花》《紅梨記》和《蝶影紅梨記》的對讀

羅劍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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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述：「當在利舞台上演《蝶影紅梨記》時，觀眾看完交口稱譽，好評如潮。」2蘇翁

也曾指出該劇「合情合理，劇本的結構也很緊湊」，其成功可窺一斑。3

對於唐滌生及其劇作由來不乏研究者，例如賴伯疆、賴宇翔著《珠海歷史名人：

唐滌生》、4楊智深著《唐滌生的文字世界·仙鳳鳴卷》、5陳守仁著《唐滌生創作傳

奇》、6潘步釗著《五十年欄杆拍遍──唐滌生粵劇劇本文學探微》7等，以上專著都對

唐氏其人其作作了深切的分析；至於專門研究《蝶影紅梨記》的論文亦有之，例如劉燕

萍撰〈從隔不到不隔──論唐滌生編《蝶影紅梨記》（1957）〉，8探討男女主角於劇

中的阻礙；蔡曉彤撰〈唐滌生粵劇改編的轉捩點──論《蝶影紅梨記》的建構藝術〉，
9分析該劇於唐氏創作歷程中的重要性及箇中編劇技巧；另外，亦有論者將《蝶影紅梨

記》、《紅梨記》及《謝金蓮詩酒紅梨花》並而論之，例如陳素怡撰〈意象的改造與呈

現──論唐滌生改編名劇《蝶影紅梨記》 之電影改編〉，0探究蝶、梨花意象由雜劇至

粵劇的演變。以上著作俱為研究《蝶影紅梨記》打下了基礎，然而，以上著述或多聚焦

於劇本精讀或文本間的內部對讀，較少涉及劇作家的編撰背景及意圖。在此前提下，本

文擬於對讀基礎上加以深化，稍作補充。

下文共分兩個部份，第一部份將以文本細讀的方式，將《謝金蓮詩酒紅梨花》、

《紅梨記》及《蝶影紅梨記》情節細拆，加以對照，藉此分析明傳奇、粵劇兩個改編本

與原故事的異同；同時，本文認為矛盾衝突是戲劇必有的元素，甚至可謂評論劇作是否

2	 資料反映，《牡丹亭驚夢》於首演時並不成功，也得不到大部份觀眾的認同，葉紹德如此解釋：「由於

曲詞文句深奧，演出進步，當時粵劇觀眾追不上。」仙鳳鳴劇團的部份成員，包括任劍輝也曾指出，該

劇過於高雅，恐有曲高和寡之憂，但因白雪仙堅持要「帶著觀眾向前邁進」，力排眾議，始有《牡丹亭

驚夢》一劇。上述資料分別參考盧瑋鑾編，白雪仙口述：《姹紫嫣紅開遍──良辰美景仙鳳鳴》  纖濃

本）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 年），頁 14；葉紹德編撰，張敏慧校訂：《唐滌生戲曲

欣賞》（二）  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6 年），頁 299、305。

3	 蘇翁：〈粵劇編劇藝術流變〉，載黎鍵編錄：《香港粵劇口述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

司，1993 年），頁 87。

4	 賴伯疆、賴宇翔：《珠海歷史名人：唐滌生》（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 年）。

5	 楊智深：《唐滌生的文字世界‧仙鳳鳴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 年）。

6	 陳守仁：《唐滌生創作傳奇》（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6 年）。

7	 潘步釗：《五十年欄杆拍遍──唐滌生粵劇劇本文學探微》（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8	 劉燕萍：〈從隔到不隔──論唐滌生編《蝶影紅梨記》（1957）〉 《文學論衡》第 38 期（2021年 6

月），頁 51－67。

9	 蔡曉彤：〈唐滌生粵劇改編的轉捩點──論《蝶影紅梨記》的建構藝術〉  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畢業

論文，2018 年。

0	 陳素怡：〈意象的改造與呈現──論唐滌生名劇《蝶影紅梨記》之電影改編〉 《文學論衡》第7期（2006

年1月），頁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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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關鍵。-故論者謂《蝶影紅梨記》乃唐滌生傑出劇本，必與他處理戲劇衝突的手

法有關。第二部份，將分析三位劇作家如何應用誤會元素及藉塑造謝素秋的人物形象，

以促成戲劇衝突；套用艾布拉姆斯（M.H. Abrams）於《鏡與燈》中的假設，=假定元雜

劇、明傳奇、粵劇俱以迎合受眾期望視野為首要，並運用李漁「脫窠臼」q一說及區文

鳳「因人度戲」一說，w比較《紅梨記》及《蝶影紅梨記》如何符合當時受眾的需求，

或能為現今粵劇改編提出一些方向。

二.《謝金蓮詩酒紅梨花》、《紅梨記》與《蝶影紅梨記》的情節比較

任劍輝在〈柳夢梅與趙汝州兩個人〉一文中說：「『蝶影紅梨記』是從元曲『紅梨

記』與雜劇『紅梨花』改編的。」e換言之，唐滌生在改編過程中，曾參考明傳奇《紅

梨記》與元雜劇《謝金蓮詩酒紅梨花》，r對於《謝金蓮詩酒紅梨花》而言，《紅梨

記》已是一個改編本，兩作之情節已有所增刪。現將三劇情節整理於下：

-	 矛盾衝突由人與人、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係構成的，劇中人物因不同性格、遭遇、喜惡等而產生衝突，

鄭懷興說：「沒有衝突就構不成戲。」可見其重要。鄭懷興：《戲曲編劇理論與實踐》（台北：文津出

版社有限公司，2000 年）  頁 126。

=	 艾布拉姆斯提出藝術作品之構成，總要涉及藝術家、作品、世界、受眾等四個元素，而因應實際情況，其

偏重有所不同。艾布拉姆斯著，酈稚牛等譯：《鏡與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 5－6。

q	 李漁：《閒情偶寄》（武漢：崇文書局，2012年），頁 20－21。

w	 因人度戲蓋有四重意義，一，「按『六柱制』的標準，均衡地安排六位台柱演出的機會」；二，「按演

出者的特長安排演出場面，如擅演武打的安排武戲，擅唱的安排文戲」；三，「按演出者的性格安排塑

造劇中人物性格，使演出者更容易掌握人物角色」；四，區文鳳說劇作家「往往視乎演員的名氣和觀眾

的喜好」來塑造劇中人物，即在創作和改編時劇作家會顧及觀眾，考慮當時觀眾的口味。區文鳳：〈唐

滌生早期的創作道路和編劇特點〉 《南國紅豆》1995 年第 S1 期，頁 26；區文鳳：〈唐滌生後期的粵劇

創作與香港粵劇的發展〉，載劉靖之、冼玉儀編：《粵劇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

心、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 年），頁 438。

e	 盧瑋鑾編，白雪仙口述：《姹紫嫣紅開遍──良辰美景仙鳳鳴》  纖濃本），頁 7。

r	 唐滌生在〈我改編《紅梨記》的動機〉一文清楚說明，因閱徐復祚的《紅梨記》始有改編念頭。他在文

中簡介了作者生平，更講述《紅梨記》的某些齣目與情節，似乎該劇是主要改編對象；然而，白雪仙於

〈讀張壽卿「紅梨記」後〉中，提及張壽卿所撰雜劇《謝金蓮詩酒紅梨花》乃《蝶影紅梨記》的依據。

同時，在「仙鳳鳴」劇團第三屆場刊中，明確介紹《蝶影紅梨記》根據元張壽卿雜劇《謝金蓮詩酒紅梨

花》改編。簡言之，根據現存資料，《蝶影紅梨記》本於何作，似乎存在兩種說法。本文嘗試作此推

敲：唐滌生於〈我改編《紅梨記》的動機〉一文雖多次提及徐復祚，但由此至終稱之謂「元曲」；又，

唐滌生在上文提及：「自從，改編了〈琵琶記〉與〈牡丹亭驚夢〉之後，我對於元曲發生了無上的景仰

和興趣。」可該兩劇實本於明傳奇劇本改編。綜合唐滌生多篇撰於場刊的文章，他基本上沒有提及明傳

奇，甚至慣以「元曲」稱呼傳奇劇本，某程度上，反映唐滌生對於明傳奇之了解不甚深切，也反映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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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梨記》

第十四齣至三十齣 
 趙汝州赴雍丘途中述前事，嘆與謝素秋無緣。

4 錢濟之令謝素秋隱名與趙生相見，免誤功名。

1 趙汝州拜訪錢濟之。

3 錢濟之留趙汝州暫居讀書。

5 趙汝州大醉歸，花婆與謝素秋窺視。  王黼於
雍丘受人監視，欲投往金邦。

6 次夜，謝素秋稱王同知女與趙生相見。

7 謝素秋約明晚再會。

 王黼逃出雍丘，錢濟之差守將追捕，斬之。
8 謝素秋回訪，贈紅梨花，各賦詠梨詩，甚歡。

 錢濟之催趙汝州赴試，未果；花婆獻計。
0 花婆告知贈花者已亡。

- 趙汝州驚惶失措，即上京赴考。

 謝素秋婢聞謝素秋在雍丘，往尋。
 錢濟之將謝素秋從樂籍除名，專等趙生高中。

《謝金蓮詩酒紅梨花》

第四折 
= 趙汝州高中狀元。

q 趙汝州拜訪劉公弼；

w 趙汝州與謝素秋相見。

e 劉公弼等解釋前事；釋疑；團

     圓。

第十三齣 
 錢濟之從進城名冊知王黼、謝素秋已至雍丘。

第二折 
8 次晚，謝金蓮回訪；贈紅梨

     花，二人賦詠梨詩。
9 嬤嬤喚謝金蓮；謝金蓮離去。

第三折 
8 花婆摘花，遇趙汝州。花婆告

     知王同知女兒早因相思而亡。
9 趙汝州驚惶；即赴考。

第一折
1 趙汝州訪洛陽太守劉公弼，欲

  見謝金蓮。
2  劉公弼恐誤趙汝州功名，稱謝

  女已嫁。
3 劉公弼留之於書房暫住。

4 劉公弼令謝女冒名與趙生相

  見。
5 謝金蓮窺視趙生，傾心。

6 謝金蓮自稱王同知女逗引趙汝

  州，相談甚歡。
7 謝金蓮表示明晚將回訪。

《紅梨記》

第一齣 副末簡介劇情大要

第二齣至第十二齣 
 趙汝州赴京，與好友錢濟之訪謝素秋，未果。   
 宰相王黼設宴邀謝素秋，遭軟禁。
 謝素秋向花婆訴苦，表示已傾心趙汝州。
 金相斡離領兵攻宋，冀在元旦左右攻破汴梁。
 翌日，趙、錢再訪，知軟禁事。約明天再來。
 王黼為爵位謁見金邦，擬獻家妓，謝氏在列。
 謝素秋知上事，花婆幫忙，擬携之逃亡。
 王黼告知謝素秋已逃，另選俏妓冒其名押送。
 王黼往雍丘暫避，待金相密命。
 花婆與謝素秋出城。
 趙汝州遇押送隊伍，知謝素秋在內，嘆無緣。
 花婆携謝素秋往雍丘。

表一：《謝金蓮詩酒紅梨花》、《紅梨記》與《蝶影紅梨記》主要情節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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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影紅梨記》

第一場〈詩邀〉 
 趙汝州赴京，與好友錢濟之訪謝素秋，

     未果。

第三場〈盤秋託寄〉 
 謝素秋與劉公道訪錢濟之，不予謝、趙

     相見；倘不得已撞面，只能自稱王同知
     女。
3  錢濟之留趙汝州暫居讀書。

第二場〈賞燈追車〉 
 王黼宴邀謝素秋，囚之。
 趙生尋至，與謝氏隔門訴情。
 王黼討好金邦，擬贈家妓，謝素秋在 列 
謝素秋訴情；劉公道動容，答應幫忙。

劉公道以已服毒自殺的馮飛燕代之；救

     出謝女。
 押送長官誤以為謝氏已服毒自殺，將香

     車推下山崖；趙汝州追至，以為謝氏已
     死，離去。  劉公道與謝素秋出城。

 二人見趙生傷心狀，悲嘆不已。
 二人決定往雍丘，尋錢濟之。

第四場〈窺醉‧亭會‧詠梨〉
 趙汝州醉歸，謝氏違約窺視。
 趙生酒醒，尋蝶至隔院，遇謝氏，相 

     談甚歡。
9 劉公道假裝謝母，催回。

7 謝素秋約再會。

8 謝素秋回訪，贈紅梨花，二人賦詩，

      甚歡。
0 劉公道裝花王，告知趙生贈花者已亡。

- 趙汝州驚恐不已，與錢濟之告別，赴

     試。

第五場〈賣友歸王〉 
 謝素秋携劉公道轉投好友沈永新，遭

     出賣，獻予王黼。

第六場〈宦遊三錯〉 
 王黼強納謝素秋為妾。

 趙汝州高中。奉命查檢王黼。
 錢、劉獻計，以謝素秋討好趙生；王

      黼從之。
 謝素秋戲弄王黼。
 趙汝州至，言語譏諷王黼。

w  趙汝州與謝素秋相見。

e  錢濟之等解釋前事；釋疑；團圓。

 眾勸王黼伏法。

註解：

《謝金蓮詩酒紅梨花》原有或由之沿襲的情節：1—e

《紅梨記》新擬或由之沿襲的情節：  —  
《蝶影紅梨記》新擬的情節：  —  
《蝶影紅梨記》承襲前作但稍作改動的情節： 、 、 、 、

= 趙汝州高中。

 聞謝氏在雍丘，修書託錢濟之尋。
 錢濟之得書，知趙汝州高中，欣喜不已。

q 趙汝州訪錢濟之。

w 錢濟之安排趙汝州與謝素秋相見。

e 錢濟之解釋前事；釋疑；團圓。

 趙汝州與謝素秋成親，一眾人等到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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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篇幅及內容，《謝金蓮詩酒紅梨花》只是一齣愛情小品，簡單地交代了男女主

角初遇、誤會、分離、再會、釋疑、團圓的經過，與馬鳳華所總括「一見鍾情─挑撥離

散─大團圓」的才子佳人故事結構相合，t所不同的，是在《謝金蓮詩酒紅梨花》中，

男女主角在故事開首，雖然互相「鍾情」，卻無以真實身份「一見」，《紅梨記》則在

此基礎上擴充。在結構上，《紅梨記》第十三齣〈憶友〉可謂分水嶺，一方面，雍丘縣

令錢濟之於此齣概述了第二至十二齣的主要情節；另一方面，他表示已約趙汝州「日下

到此暫住」。其後，守城兵卒呈交進出城名冊，由之知悉王黼與謝素秋已進雍丘城──

然則，該劇主要角色已到雍丘，準備開展下半部故事。故此，第十三齣起承上啟下作

用。同時，第十四至三十齣基本上與雜劇的情節對應，概如上表，而二至十二齣即為

《紅梨記》新添的情節，〈憶友〉亦可謂新與舊的轉折。

《紅梨記》新增的情節多為加添男女主角間的波折，套用馬鳳華的才子佳人結構，

即使「挑撥離散」過程更精彩。傳奇劇本一般由愛情與政治雙線構成，《紅梨記》也不

例外。由趙、謝二人主導的愛情線佔該劇大部份篇幅，第五齣〈胡擾〉、第七齣〈請

成〉、第九齣〈獻妓〉、第十齣〈出關〉、第十八齣〈奸竄〉、第二十齣〈誅奸〉則另

闢一道故事線，講述王黼與金相斡離密議以一百二十名家妓換取爵位，以及金兵敗走、

王黼伏誅等事，可謂政治線。《紅梨記》則以王黼及由之主導的情節使主角於團圓之前

經歷更多波折，也使箇中戲劇衝突更激烈。

衝突是戲劇的重要元素，常由劇中人物不同的想法、性格、遭遇、喜惡等構成，在

很多情況下，一齣戲是否成功取決於箇中衝突是否構設得精彩。《謝金蓮詩酒紅梨花》

的戲劇衝突主要源於趙汝州無法實現他「欲求謝金蓮相會一面」願望。他因有此願望，

始於第一折往雍丘尋謝金蓮、希望劉公弼幫忙，然而，其願望與劉公弼的想法相左，後

者恐他「迷戀煙花，墜了你進取之志」，遂命謝金蓮訛稱王同知女兒與之相見，其後又

讓花婆稱王同知女兒已死，令趙汝州倉皇赴京。相關安排導致了趙汝州的誤會，使男女

主角不能相見，「渴望相見─想法相左─促成誤會─不能相見」形成一個閉合、互相呼

年代，全本明傳奇之難得──根據〈我以那一種方法改編《紅梅記》〉一文，當改編《紅梅記》時，唐

滌生僅從《集成曲譜》得〈脫穽〉 〈鬼辯〉兩折，及從《曲海提要》與《中國戲曲概論》等書了解原

著故事梗概。本文估計唐滌生編撰《蝶影紅梨記》時也遇到類似情況，這也解釋了何以在白雪仙的憶述

中，唐滌生只把《謝金蓮詩酒紅梨花》全文交她細讀，至於徐復祚的《紅梨記》，只把梗概付之參考。

場刊標示《蝶影紅梨記》沿於《謝金蓮詩酒紅梨花》，或許也由於上述原故。唐滌生：〈我改編《紅

梨記》的動機〉 〈我以那一種方法改編《紅梅記》〉，分別載陳守仁：《唐滌生創作傳奇》，頁 150－

152、184－189；白雪仙：〈讀張壽卿《紅梨記》後〉，載盧瑋鑾編、白雪仙口述：《姹紫嫣紅開遍──

良辰美景仙鳳鳴》  纖濃本），頁 1。

t	 馬鳳華：〈古代士人的愛情童話──論才子佳人小說發展及其特質〉 《嘉應大學學報》2001 年第 2 期，

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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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戲劇結構，也促成了劇中主要衝突。

《紅梨記》第一齣，趙汝州自詡「風流才調，必得天下第一個佳人」，願望已然明

瞭。如上言，該劇下半部承襲雜劇，第十五齣〈訴衷〉，錢濟之為怕趙、謝相見後「便

不上緊功名」，命謝素秋只能「說是園主之女，打扮做好人家模樣，與他顧盼綢繆」。

第二十二齣〈逼試〉，錢濟之見趙汝州「把名利輕於糞土，正偎紅倚翠」，遂任花婆施

計，引出第二十三齣〈再錯〉及第二十四齣〈赴試〉，即雜劇第三折的情節，趙汝州也

因而與謝素秋離散。簡言之，《紅梨記》下半部促成衝突的模式，與雜劇相仿，其創見

則在於把該衝突結構重複了一次，建構了該劇的上半部──第二至第十二齣，趙汝州因

欲見謝素秋，三次尋訪均遭王黼阻撓，不能如願。最後，趙汝州不知謝素秋在協助下逃

脫，誤以為已遭押往金營，遂懷著這個誤會開展下半部的故事──藉以增添男女主角之

間的波折。

簡言之，明傳奇《紅梨記》，除了將原故事延長外，也豐富了劇中的矛盾衝突，使

趙、謝二人的遭遇更顯波折。y至於《蝶影紅梨記》，第一至二場基本沿襲《紅梨記》

上半部，第三、第四、第六場明顯參考了傳奇劇本的下半部及雜劇的情節。當然，箇中

也不乏唐滌生的創意，一方面，他新設了一些前作沒有情節，表一以 至 表示；另一

方面，某些情節雖明顯承自前作，但經稍微修改，即表一所示 、 、 、 、 、

。細究之，上述新設和修改的情節主要關於王黼與謝素秋，一則加重王黼對男女主

角結合的阻撓，一則烘托謝素秋的自主形象，下文將詳加論述，整體而言，則為使該劇

的衝突更多元化。葉紹德如此評論：「唐氏劇本到了《蝶影紅梨記》，可算已攀上了高

y	 除了豐富戲劇衝突，也使女主角的人物形象更具體。在《謝金蓮詩酒紅梨花》中，謝金蓮的人物形象不

太深刻，就其姿容，雜劇對之描寫不多，與男主角初會時，趙汝州僅讚「一個好女子也」即罷。於第二

折，謝金蓮賦詠梨詩，趙汝州也僅以「妙、妙、妙」三字評其才智。簡言之，雜劇中的女主角形象比較蒼

白。相反，該劇更著意塑造趙汝州的人物形象，例如第一折初會，謝金蓮便預言：「久後他顯才能一舉登

科甲。」又說：「你只說秀才無路上雲霄，卻不道文官把筆平天下。」第二折再會，謝金蓮稱讚：「想才

郎沒半米兒塵俗性。他比著那謝東山后嗣，杜工部門生，潘安仁顏貌，曹子建才能，他生的才貌相應。」

趙汝州賦詠梨詩後，謝金蓮除譽「好高才也」，還稱讚：「聽絕詩句猛然驚，早是他內性兒聰明，才調兒

清正。這兩般消的人欽敬，不枉了風流俊英。」趙汝州風流韻藉、才貌雙全的形象躍然紙上，某程度使男

女主角形象不大相配。可以這樣說，觀眾大部份藉趙汝州對謝金蓮仰慕的態度，重構對女角色的印象。觀

乎《紅梨記》，趙汝州於第二齣甫上場便道出了一句俗諺：「男中趙伯疇，女中謝素秋。」於往後的齣目

中，這句俗諺多次出現，以強調二人名聲相當。其次，趙汝州於第一齣〈詩要〉中讚譽她「天姿國色，絕

代無雙」，其後謝素秋寄詩，錢濟之以「詩意倒也清新」評之。第三齣〈豪宴〉，梁師成首見謝素秋便讚

之「果然生得好」，王黼又說：「我愛你體態輕盈，歌喉宛轉。我府中歌舞雖多，卻沒有你這般顏色，你

住我府中罷，我另眼看覷你。」劇中對其容貌、才智的直接或間接描寫不在少數，且不枚舉。相對之下，

傳奇劇本能更具體地塑造女主角才貌雙全的形象，使之與趙汝州相配。



52

文學論衡（總第42期，2023年12月）

峰。」u衝突的多元化或許能為「高峰」之譽下一註。

三.《蝶影紅梨記》中的衝突重構

改編是文學作品傳播的一種重要手段，而在改編過程中，各種戲劇元素必然趨於豐

富，故由元雜劇、至明傳奇、再至粵劇，箇中的戲劇衝突愈見多元乃文學發展的自然規

律。本部份所討論的並非闡釋箇中衝突之演化，而是藉此演化折射出劇作家的考量點。

1. 誤會與誤會以外的衝突──關於「窠臼」的一些思考

青木正兒在《元人雜劇概說》中如此評論《謝金蓮詩酒紅梨花》：「結構的手腕，

也還是《紅梨花》做得好。《紅梨花》從開端起，汝州就一貫地把金蓮誤認著。直到

最後一瞬，知道了實情，全劇也就完了，所以四折都是緊張的。」i緊張，或有三個原

因：一，誤認或誤會，由人物的錯誤判斷造成，即事實與角色獲取的資訊不相同，形成

戲劇衝突，使劇情緊張；o二，觀眾因掌握的資訊較劇中人全面，故會為劇中人的誤會

引發觀眾的緊張情緒；三，該劇只有四折，因之篇幅較短，致見情節緊湊，形成「四折

都是緊張」的。

李漁論戲有「窠臼」之說。窠臼者，即某些既成的格式，亦即林鶴宜所謂既定的敍

事程式。p倘將該概念推延，在改編時，原作一些既有的元素，諸如情節、結構……也可

理解為窠臼。運用這些既定元素本無優劣正負之別，關鍵只在於劇作家是盲目套用，抑

或在箇中有所創見。如上論，《謝金蓮詩酒紅梨花》最突出的是誤會這個元素，而至改

編時，誤會元素倒成了窠臼。

表二：《謝金蓮詩酒紅梨花》、《紅梨記》與《蝶影紅梨記》中的誤會及由之推展的情節

《謝金蓮詩酒

  紅梨花》
  《紅梨記》    《蝶影紅梨記》         趙汝州的誤會→

        由誤會推展的情節

劉公弼：「我

怕你迷戀煙

花，墜了你進

取之志。是我

分付張千，則

謝汝州：王黼獻彼

奸計。使金人邀二

帝議和。挾之（謝

素秋）以索重賄。

 第十六齣〈托寄〉

誤

會

一

誤以為謝女

已屬他人。

失意

•  投奔雍
   丘。   謝
金蓮詩酒

紅梨花  無

u	 葉紹德：〈五十年來粵劇編劇面面觀〉，載黎鍵編錄：《香港粵劇口述史》，頁 99。

i	 青木正兒著，隋樹森譯：《元人雜劇概說》  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 年），頁 81。

o	 胡健生：〈論「誤會」 在戲劇中的妙用〉 《瀋陽教育學院學報》2000 年第 4 期，頁 46－48。

p	 林鶴宜於《規律與變異：明清戲曲學辨疑》一書中指出，明傳奇雅化過程中出現了各種敍事程式，這些

程式固可幫助劇作家改編，但也或多或少地局囿了創作。林鶴宜：《規律與變異：明清戲曲學辨疑》

（台北：里仁書局，2003 年），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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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謝金蓮嫁了

人也……
趙汝州：「素秋想

是為我殉情而死，

我要抱屍痛哭，以

謝雲鬟。」（第二

場〈賞燈追車〉）

誤以為謝女

已死。

此節。）

• 以酒消
愁，致月

夜遇謝

女。

我卻暗暗的著

此婦人，只做

採花，與你相

見。她不是別

人，則她便是

謝金蓮。著他

隱姓埋名。假

說做王同知的

女兒……

錢濟之：「你如今再

不要說是謝素秋。我

衙門西側。有所空閒

花園。你明日先到那

邊住下。隨後就送趙

解元來。你只說是園

主之女。」（第十五

齣〈訴衷〉）

錢濟之：「……縱

然共汝州碰面，不

能說出真姓名，只

可認作王同知之

女，萬不能把舊情

吐露。」（第三場

〈盤秋託寄〉）

誤

會

二

誤以為謝女

為王同知女

兒。

一見鍾情；

相約次夜再

會，引起詠

梨情節。

因二人相

戀，致無心

功名，引起

花婆計賺情

節。

後來又著三婆

說她是鬼，迷

死了她的兒

子。以此賢弟

吃驚，不辭而

去了……

花婆：「為是你迷留

愛寵，則恐怕阻隔蟾

宮，因此上老婢子與

錢老爺定計，激勸狀

元。」（第二十九齣

〈三錯〉）

劉公道：「（王小

姐）為慕書生慘殉

情，此後秋燈夜雨

出現紅裳影，愛向

書生把話傾。」

（第四場〈窺醉、

亭會、詠梨〉）

誤

會

三

誤以為王同

知女兒╱謝

女是女鬼。

驚慌失措，

倉皇赴考，

引起高中與

謝女再會。

今日賢弟來

到，伏侍你，

猶然不認得

他。」（〈第

四折〉)

謝素秋：「狀元。我

真個是謝素秋。休認

錯了。」

趙汝州：「你是鬼王

小姐。今番不被你哄

了。」（第二十九齣

〈三錯〉）

趙汝州：「對花色

變，嘆無緣，焉能

伴鬼，相對在奈何

天，令我心驚復膽

戰。」（第六場

〈宦遊三錯〉）

誤

會

四

不相信眼前

女子是謝

女，疑鬼。

見謝女而疑

鬼，引起劉

公弼或╱及

錢濟之等釋

疑情節，二

人因而團

圓。

《謝金蓮詩酒紅梨花》僅四折，故事自見緊湊，將之改編為動輒幾十齣的傳奇劇

本，固有不足，《紅梨記》的處理方法是增添情節，而相關增添又暗透了某些敍事程式

的影子──受實學思潮影響，明傳奇多以愛情及政治雙線敍事，即在傳講離奇故事的同

時，也呈現劇作家對社會現實、政治鬥爭的關注。[《紅梨記》將原故事架設於北宋歷

[	 郭英德：《明清傳奇史》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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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背景之下，批判六賊之一的王黼（1079－1126）通番賣國，或許也暗諷了劇作家身處
之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1572－1620在位）時期，以求符合時人的觀賞品味。]

觀上表，《紅梨記》縱增添了情節，仍以誤會為推動情節發展的主要手段a。誤會結構

本是一窠臼，政治線之架置也是一窠臼，劇作家的巧妙在於把兩者揉合，將主領政治線

的王黼設計成另一男女主角結合的阻礙，促成誤會一，如上表述，這或可以李漁「脫窠

臼」一語譽之。

惜政治與愛情兩道故事線只於《紅梨記》上半部緊密結合，至下半部，王黼只於第

十八齣〈奸竄〉、第二十齣〈誅奸〉出現，而這兩齣俱為交代王黼伏誅過程，與男女主

角俱無涉。可見這角色於下半部已脫離主線，作者不過要為他安設一個結局，滿足觀眾

惡有惡報的期待視野而已。於此，阻撓趙汝州的責任轉交錢濟之，故事地點又由汴梁改

往雍丘，致上下兩個部份雖有聯繫，卻不緊密，下半部份基本可獨立觀之。另外，以誤

會建構情節、促成衝突，有幾項不足之處：首先，如一劇從頭到尾都由誤會構成，那麽

該劇離開了任何一次誤會，整個戲劇將不復存在，s也即是說，偶然、巧合在劇中佔的

成份若過重，將使之類於佳構劇，d也因而使劇情脫離現實視野。再者，由誤會促成的

衝突只能由解釋誤會紓解，事實上，觀乎《謝金蓮詩酒紅梨花》與《紅梨記》，當趙汝

州知悉箇中佈置後，故事便結束了，由促成誤會起，觀眾便能預料會解釋誤會，衝突構

成與紓解的過程較單調。

簡言之，徐復祚對於《謝金蓮詩酒紅梨花》的改編雖有創意，某程度上仍流於套用

前作的固有元素。至《蝶影紅梨記》，由雜劇與傳奇劇本承襲的元素更為豐富，或者說

前作為唐滌生設下的窠臼更多，如何脫之則見劇作家的功力。

《蝶影紅梨記》第一至二場概述傳奇劇本第二至十二齣的情節，戲劇衝突源於王黼

阻撓趙汝州與謝素秋相見，最終趙汝州誤會謝素秋於押送途中服毒、屍體遭推下懸崖；

第四至五場概括《紅梨記》十三至二十四齣情節，亦即《謝金蓮詩酒紅梨花》第一至三

折，戲劇衝突源於錢濟之的阻撓，使趙汝州誤會謝素秋為女鬼，倉皇赴考。可知《蝶影

紅梨記》吸收了元雜劇和明傳奇的許多基本設定，不過，唐滌生之功顯然不在於此，而

]	 《紅梨記》中求取功名、團圓旌獎等敍事元素，林鶴宜於《規律與變異：明清戲曲學辨疑》也指出屬明

傳奇常用敍事情節。不過，這些情節雜劇原有，在此不討論。參林鶴宜：《規律與變異：明清戲曲學辨

疑》（台北：里仁書局，2003 年），頁 81。

a	 趙汝州俱經歷了四次誤會。徐復祚所謂三錯分別見於第十一齣〈錯認 、第二十三齣〈再錯 、第二十九

齣〈三錯〉，依次為誤會謝素秋為王同知女兒、誤以為王同知女兒是女鬼、誤以為謝素秋是女鬼。然

則，所謂「錯」可理解為「誤會」，倘如此理解，則本文認為「三錯」不能概述劇中的誤會，情況可見

上表。

s	 胡健生：〈論「誤會」 在戲劇中的妙用〉，頁 47。

d	 佳構劇也稱情節劇，劇中多由一連串偶發的情節構成，由之使情節曲折和高潮。



55

在他沒有停留於純粹重複這些設定，而是有所創造。

如表一所示，《蝶影紅梨記》的第五場〈賣友歸王〉乃唐滌生的創作，第六場〈宦

遊三錯〉雖參考了前作部份情節，箇中仍不乏其創造，而這些創新大部份環繞王黼一

角。王黼於《紅梨記》下半部已成為可有可無的角色，最後，在第二十齣〈誅奸〉將之

草草處決。唐滌生則加重了他在故事下半部的戲份：第五場〈賣友歸王〉，講述王黼於

金兵退走後，欲「打道回京再受王恩俸」，途經雍丘，遇舊寵沈永新；沈永新出賣謝素

秋，將於趙汝州赴試後心灰意冷、轉投靠她的好友獻予王黼，引出第六場王黼要強納謝

素秋為妾的情節。增設了上述情節，顯然放棄了純以誤會建構衝突。

圖一：《謝金蓮詩酒紅梨花》、《紅梨記》與《蝶影紅梨記》的衝突推展

f	 「錯」即誤會，「三錯」即三次誤會，然而，在《蝶影紅梨記》中應有四次誤會，依次為誤會謝素秋已

死、誤會謝素秋為王同知女兒、誤會王同知女兒為女鬼、誤會謝素秋為女鬼。「三錯」之說顯然是依

《紅梨記》。

 

 

  解釋誤會同是三劇高潮所在，《紅梨記》第二十九齣〈三錯〉，趙汝州高中拜訪錢濟

之，錢濟之安排他與謝素秋相見並道出真相。然而，一則，觀眾早知悉誤會的關鍵。二

則，王黼於二十齣已伏誅，男女主角之間的阻礙僅錢濟之的善意謊言，而只須趙汝州取

得功名，謊言自會戳破。第二十七齣〈發跡〉，趙汝州高中，即之後的情節都是可以預

見的。劇作家安排趙汝州在再會謝素秋時誤會她是王同知女兒，驚呼「你是鬼王小姐，

今番不被你哄了」，不過故意製造一些小波折、小衝突以鋪墊高潮而已。上述情況同樣

見於《謝金蓮詩酒紅梨花》，且不贅述，而該情況呈現於上圖，由誤會一至誤會四，衝

突的激烈程度有趨緩的偏向，即觀眾因衝突推展而形成的緊張情緒，漸趨於不激烈。 

 

  反觀《蝶影紅梨記》第六場〈宦遊三錯〉。
25
王黼已把謝素秋、錢濟之等逮回相府，

要「圓卻小星夢，設下納寵宴，湊成十二金釵艷」，加之在第五場〈賣主歸王〉，王黼早

預告要把錢濟之「殘生斷送」。錢濟之已無力如《紅梨記》般安排男女主角見面，則趙

汝州要與謝素秋團圓的最大阻礙除了二人之間的誤會，徒然增添了王黼，身為宰相的王

黼與錢濟之的善意謊言相較，阻力更強，也更能讓觀眾期待解決。其後，報卒匯報：「新

帝在汴京登基，相爺賄賂金邦，機謀事敗，特命開封府簽判搜府稽查，回報上苑，開封

府就係趙汝州新科狀元。」換言之，趙汝州非如原著般，只是一個被動的角色，而是與

王黼作正面對峙，形成更激烈的戲劇衝突，其中包括因之地位遽升導致的權力矛盾；與

第二場〈賞燈追車〉相較，王黼對趙汝州前倨後恭的對比；趙汝州對王黼含沙射影式的

鞭撻……這些加起來，使在第三與第四次誤會中，加插了一個更激烈的衝突場面，以之

引發觀眾的緊張情緒。 

 

  另外，三劇的高潮同在解釋誤會，一般而言，高潮以後，衝突得以緩解，對觀眾的

                                                       
25 「錯」即誤會，「三錯」即三次誤會，然而，在《蝶影紅梨記》中應有四次誤會，依次為誤會謝素秋已

死、誤會謝素秋為王同知女兒、誤會王同知女兒為女鬼、誤會謝素秋為女鬼。「三錯」之說顯然是依《紅

梨記》。 

衝突╱誤會一 

○1 誤會謝女已嫁她人。 

○2 誤會謝女已遭押往金營。 

○3 誤會謝女已服毒自殺。 

衝突╱誤會二 

○1 ○2 ○3 誤會謝女

為王同知女兒。 衝突╱誤會三 

○1 ○2 ○3 誤會王同知

女兒╱謝女是鬼。

衝突╱誤會四 

眼前女子不是

謝素秋 

高潮 

解釋誤會 誤會以外的衝突 

○3 趙汝州與王黼的正面衝突 次高潮 

○3 王黼伏罪 

圖示： 

○1 《謝金蓮詩酒紅梨花》 

○2 《紅梨記》          

○3 《蝶影紅梨記》      

解釋誤會同是三劇高潮所在，《紅梨記》第二十九齣〈三錯〉，趙汝州高中拜訪

錢濟之，錢濟之安排他與謝素秋相見並道出真相。然而，一則，觀眾早知悉誤會的關

鍵。二則，王黼於二十齣已伏誅，男女主角之間的阻礙僅錢濟之的善意謊言，而只須趙

汝州取得功名，謊言自會戳破。第二十七齣〈發跡〉，趙汝州高中，即之後的情節都是

可以預見的。劇作家安排趙汝州在再會謝素秋時誤會她是王同知女兒，驚呼「你是鬼王

小姐，今番不被你哄了」，不過故意製造一些小波折、小衝突以鋪墊高潮而已。上述情

況同樣見於《謝金蓮詩酒紅梨花》，且不贅述，而該情況呈現於上圖，由誤會一至誤會

四，衝突的激烈程度有趨緩的偏向，即觀眾因衝突推展而形成的緊張情緒，漸趨於不激

烈。

反觀《蝶影紅梨記》第六場〈宦遊三錯〉，f王黼已把謝素秋、錢濟之等逮回相

府，要「圓卻小星夢，設下納寵宴，湊成十二金釵艷」，加之在第五場〈賣主歸王〉，

王黼早預告要把錢濟之「殘生斷送」。錢濟之已無力如《紅梨記》般安排男女主角見

面，則趙汝州要與謝素秋團圓的最大阻礙除了二人之間的誤會，徒然增添了王黼，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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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的王黼與錢濟之的善意謊言相較，阻力更強，也更能讓觀眾期待解決。其後，報卒

匯報：「新帝在汴京登基，相爺賄賂金邦，機謀事敗，特命開封府簽判搜府稽查，回報

上苑，開封府就係趙汝州新科狀元。」換言之，趙汝州非如原著般只是一個被動的角

色，而是與王黼作正面對峙，形成更激烈的戲劇衝突，其中包括因之地位遽升導致的權

力矛盾；與第二場〈賞燈追車〉相較，王黼對趙汝州前倨後恭的對比；趙汝州對王黼含

沙射影式的鞭撻……這些加起來，使在第三與第四次誤會中，加插了一個更激烈的衝突

場面，以之引發觀眾的緊張情緒。

另外，三劇的高潮同在解釋誤會，一般而言，高潮以後，衝突得以緩解，對觀眾的

吸引度便下降。g《謝金蓮詩酒紅梨花》僅四折，篇幅所限，高潮以後隨即劇終，下降

動作很短；《紅梨記》於高潮後加插了第三十齣〈永慶〉，講述男女主角成婚，徒將其

下降動作延長，使該劇結束得更沒趣；《蝶影紅梨記》於解釋誤會後，加設了一個次高

潮──男女主角相認後，王黼「陪笑向汝州連拜」，乞求恕諒，趙汝州則以「老相爺，

我勸你不如戴罪上朝，求新帝恕免，或可苛存性命」一語駁斥，意謂王黼將會伏罪。大

團圓是中國古典文學常見的模式，而在該模式中，觀眾的接受心理展現為由不平衡到平

衡的過程。於《謝金蓮詩酒紅梨花》與《紅梨記》中，觀眾的不平衡心理源於期望男女

主角結合，卻不能如願，平衡則因二人團圓，滿足了觀眾期望；至於王黼伏罪一節，即

惡人有惡報──伏罪情節於《紅梨記》雖有，可已脫離主線，倒似多餘，反擾亂了主線

敍事──善惡到頭終有報才是真正的大團圓，唐滌生將善惡的報應同時置於劇終，既緩

解了全劇的所有衝突，使觀眾緊張情緒趨於平衝，也暫緩了高潮後的下降動作，確較原

著版本精妙。

對於改編者而言，這些前作所固有的戲劇元素也可理解為一種窠臼，改編者的功力

則見於盲目套用或添加創意。徐復祚的創意在取用前作誤會元素後將之與新設的政治副

線揉合；惟後段未經妥善思考，結構終見鬆散。至唐滌生，則在前作基礎上進一步把二

者融合，並豐富了前作單純由誤會構成衝突的戲劇結構。

2.女性及女性與命運的衝突──關於「因人度戲」的一些思考

關於唐滌生的編劇技巧，時人多以因人度戲概括。因人度戲蓋有多種解說，其一，

劇作家視乎演員的名氣和觀眾的喜好來塑造劇中人物，換言之，所謂人即指觀眾。本文

則進一步指出，觀眾的口味與喜好又受社會文化影響──觀乎《蝶影紅梨記》，除了上

節所論，唐滌生運用王黼重構了前作的戲劇衝突外，也藉豐富謝素秋的形象使衝突更多

元，而該改動實因人度戲致之──由《謝金蓮詩酒紅梨花》到《紅梨記》，女主角才貌

雙全的形象更見豐富，唐滌生亦在多處著意刻劃謝素秋的才與貌，h可他似更著意突顯

g	 鄧綏寧編著：《編劇方法論》（台北：正中書局，1979年），頁 157－171。

h	 第一場〈詩邀〉，男女主角未登場時，唐滌生藉普雲寺住持介紹：「壁上兩首詩，說好好奇異。一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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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主形象。事實上，女主角的形象設定側面呈現了當時社會文化現況，或者說，劇作

家正因顧及當時受眾對女性的觀念而設計相關形象。

在封建社會中，女性的地位一向卑下，林芳玫認為，她們的身份、生存目的皆由男

性賦予，故沒有繼承權、自由行動權、婚配權等，可謂男性的附庸。j這些轄制於中國

古典文獻中俯拾皆是，例如《禮記·曲禮》：「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捆。」陳澔

註：「梱，門限也，內外有限，故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又，《禮記·內則》：「女

子出門，必擁蔽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k《白虎通·婚嫁》：「陰卑不得自專就

陽而成之……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l《大戴禮記》：「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

死從子。」;不論謝金蓮或謝素秋，既為女性，其身份之卑下可知。同時，《謝金蓮詩

酒紅梨花》《紅梨記》和《蝶影紅梨記》俱提及女主角是上廳行首。上廳行首，即官

廷教坊中的官妓之首，雖有權監管其他妓女，社會地位仍十分低。根據唐律，妓女屬賤

民，'宋代基本承襲唐律，沒有人身自由，古代女性固沒有婚配自主權，對妓女的限制

就更多，簡單一點說，妓女若想婚配、從良，必須先經一定法律程序，從樂籍上除名。

這反映在三劇中，《謝金蓮詩酒紅梨花》第四折，劉公道說：「我將這婦人樂籍上除了

名字，另置別館。」《紅梨記》第二十六齣〈閨慮〉，花婆說：「老爺又與你除了樂籍

名字。造成一宗從良文卷。解元得意回來。就與你完成好事。」《蝶影紅梨記》第二場

〈賞燈追車〉，梁師成說：「以相爺嘅尊榮，何難替你除名樂籍呢？你應該畀啲心機

坐，唔應該過於傲慢。」

在《謝金蓮詩酒紅梨花》第一折，謝金蓮初見趙汝州便有「我久以後嫁人呵，則

嫁這等風風流流的秀才」一語；《紅梨記》第三齣〈豪宴〉，當王黼對謝素秋說：「你

住我府中罷，我另眼看覷你。」欲將之軟禁時，謝素秋曾以「念素秋章台陋質。永巷庸

流。祇堪賣酒當壚。難入瓊樓玉館。況且老爺貴府。無數佳冶麗人。豈少賤妾一輩」等

語拒絕，其後在花婆的幫助下逃出相府，更曾向花婆建議逃往趙汝州處。論者每著眼於

上述細節，謂之展現了對戀愛自主的願望。z當然，女主角對戀愛自主的願望是可以肯

秋題，佢艷旗已高幟。一是山東趙汝州，翩翩俗世佳公子。」當然，在其後的劇情中，不乏劇中人讚賞

謝素秋的才或貌，然而，上語基本可為其形象定調，且不他舉。

j	 林芳玫：〈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載顧燕翎主編：  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  台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1996 年），頁 9。

k	 陳澔註：《禮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7、154－155。

l	 班固：《白虎通》（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251、339。

;	 戴德：《大戴禮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頁 467。

'	 唐代將人民分為良人、賤人、雜戶三等，各載於不同版籍，不能隨意更動。劉伯驥：  唐代政教史》  台

北：台灣中華書局，1974 年），頁 88。

z	 「  紅梨記》所歌頌的正是擇偶自主、愛情自由的合理要求。」參古今：〈從雜劇到傳奇的《紅梨

記》〉，《聊城師範學院學報》1997 年第 4 期，頁 63。



58

文學論衡（總第42期，2023年12月）

定的，只是從整體而言，其附庸形象仍十分明顯，簡言之，她們的行動、去留大柢分別

受劉公弼或錢濟之左右。雜劇第一折，謝金蓮登場時說：「奉相公的鈞旨，教我假妝做

王同知女兒，往後花園逗引那趙秀才。」意即她受劉公弼允許才得與趙汝州相會。第三

折，劉公弼吩咐花婆訛稱趙汝州所見女子是女鬼，使二人分離。第四折，趙汝州高中歸

來，劉公弼吩咐謝金蓮服侍他，並於全劇將結束時表示已把她從樂籍除名，配予趙汝

州。雖然，在初會時，謝金蓮曾說要「嫁這等風風流流的秀才」，也曾主動邀約「明

夜晚間，將一樽酒一瓶花，與秀才回禮」，可在緊要的關節都是噤聲的，她與男主角的

「合─離─合」皆劉公弼擺佈。同樣，劉公弼與謝金蓮的關係即如錢濟之與謝素秋，第

十五齣〈訴衷〉，錢濟之允許謝素秋以「園主之女」身份與趙汝州會面，在往後的情節

上，她始終沒有逾越該約定。第二十三齣〈再錯〉，花婆得錢濟之允許，欺騙趙汝州，

使之埋怨女鬼「只顧將平人來害損」，旋即赴京；第二十九齣〈三錯〉，錢濟之安排謝

素秋與高中歸來的趙汝州相見、成親。對比之下，劉公弼與錢濟之在封建社會架構中同

是父權的代表，而花婆則其權力的延伸，他們對劇中的女主角有絕對的主宰權，女主角

最終也須經之同意才能與趙汝州結合──在《紅梨記》中，王黼是另一個父權代表，他

先把謝素秋軟禁，欲以自娛。後來，王黼擬把她押往金營，視之儼如個人財產，當謝素

秋得悉該噩耗後，即哭訴：「今朝寶瑟拋珠袂，明日金槍臥鐵衣。悲笳裡，聲聲斷送朱

顏顇。定做異鄉冤鬼，異鄉冤鬼。」不單沒有任何反抗的意思，倒似接受了命運。

不論雜劇或傳奇劇本，主要觀眾仍為男性，在父權社會中，自不允許女性有絕對自

主權，而兩劇中女主角能償所願皆與她們的自主行動無關，反之，她們只是用以滿足父

權代表的的工具。謝素秋於上述兩劇的形象符合時人對於女性、妓女的理解。《蝶影紅

梨記》的故事背景為北宋，在符合時代特徵的前提下，謝素秋必須處於弱勢，只是唐滌

生的生活年代、社會背景、受眾觀念自然有所進步，為符合現代人口味，粵劇版的謝素

秋與前二作同中存異。

圖二：《謝金蓮詩酒紅梨花》、《紅梨記》與《蝶影紅梨記》中的女性自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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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謝金蓮詩酒紅梨花》、《紅梨記》與《蝶影紅梨記》中的女性自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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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 

X：父權社會。 

Y：女性的自主意識 

 

  上圖顯示三劇中父權代表對女主角的壓逼，及女主角的回應，由之折射其自主意識，

事實上，這也是當時社會的現況，戲劇只是將之重現而已。在《謝金蓮詩酒紅梨花》與

《紅梨記》中，當女主角面對劉公弼或錢濟之等父權代表的脅逼或要求時，均無反抗，

甚至主動配合。這些要求或脅逼俱為成就男主角的功名，然則，女主角的舉動實為滿足

男主角的願望；《紅梨記》所添情節，講述王黼對謝素秋的禁制與操縱，謝素秋亦無強

烈的反抗舉動。縱而觀之，在雜劇與傳奇劇本中，女主角與劇中的男性角色維持著一種

主隸關係，這種關係於上圖呈現為象徵父權社會的 X 圓大幅度地覆蓋著象徵女性自主

意識的 Y 圓，而該設定又與當時社會暗合。 

 

  至唐滌生改編的年代，社會情況、女性地位已然迥異。香港已進入工業化階段，更

多女性於工廠覓得工作機會，經濟趨於獨立。
34
文英玲分析：「女性出外工作，意味着她

們有經濟獨立能力，社會地位亦有所提升。她們的自我意識日漸提高，開始嘗試表達自

己的意願，主動爭取個人幸福。」
35
倘編劇、改編以因人度戲為尚，因時「人」對女性

印象不同，編劇重點自然當調整，即如上圖示，Y 圓已稍移離了 X 圖的覆蓋，換言之，

劇中謝素秋更敢於反抗壓逼。首先，第二場〈賞燈追車〉，王黼早定計把謝素秋送予金

邦，故「只准其入，不准其出」，謝素秋惦記趙汝州，故甫進府便聲稱：「相爺是個惜花

                                                       
34 據潘毅於〈女性研究的歷程和展望〉一文闡述，於香港早期社會，女性處附屬地位，恪守中國傳統規

條，甚至可供賣買，被販作「妹仔」、童養媳、童工等情況十分普遍。後於五十年代，因香港開始工業化

歷程，大量女性進入工廠就業，致令其社會地位有所改善。據《香港年鑑》資料，1947 的工廠女工人數

為 18,681，至 1958 年，上升為 67,312 人，增幅達 3.6 倍，反映當時女性投身工廠的情況。另一方面，參

谷淑美〈創造不一樣的公共空間：香港婦女運動發展的空間政治〉一文，其時女性社會地位改善也由於

一些婦女團體的抗爭。二次大戰前，婦女團體除參與慈善活動外，也參與反蓄婢等維護女性權益的活動。

1947 年，香港婦女協會正式成立，並以男女平等為首要目標，致社會婦女運動更為激烈。潘毅：〈女性研

究的歷程和展望〉，載謝均才編：《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香港社會新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2），頁 108-110；《香港年鑑》第十三回（香港：華僑日報出版部，1960），頁 102；谷淑美：〈創造不

一樣的公共空間：香港婦女運動發展的空間政治〉，載吳俊雄、馬傑偉、呂大樂編：《香港、文化、研究》

（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頁 87-114。 
35 文英玲著：〈都巿共鳴──唐滌生《九天玄女》的時代意義〉，《文學論衡》，（2012 年第 21 期），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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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公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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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冒名相見 履行協定 

※強行拆散 沒有表態 

 ※安排重會 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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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黼 ※軟禁謝女 隔門哭訴 

 ※押往金營  遊說幫助 

錢濟之 ※不予相見  窺醉詠梨 

 ※強行拆散 傷心不滿 

王黼 ※安排重會 戲弄王黼 

 道出真相 

 

圖解：

X：父權社會
Y：女性的自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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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顯示三劇中父權代表對女主角的壓迫及女主角的回應，由之折射其自主意識，

事實上，這也是當時社會的現況，戲劇只是將之重現而已。在《謝金蓮詩酒紅梨花》與

《紅梨記》中，當女主角面對劉公弼或錢濟之等父權代表的脅迫或要求時，均無反抗，

甚至主動配合。這些要求或脅逼俱為成就男主角的功名，然則，女主角的舉動實為滿足

男主角的願望；《紅梨記》所添情節，講述王黼對謝素秋的禁制與操縱，謝素秋亦無強

烈的反抗舉動。縱而觀之，在雜劇與傳奇劇本中，女主角與劇中的男性角色維持著一種

主隸關係，這種關係於上圖呈現為象徵父權社會的X圓大幅度地覆蓋著象徵女性自主意
識的Y圓，而該設定又與當時社會暗合。

至唐滌生改編的年代，社會情況、女性地位已然迥異。香港已進入工業化階段，更

多女性於工廠覓得工作機會，經濟趨於獨立。x文英玲分析：「女性出外工作，意味着

她們有經濟獨立能力，社會地位亦有所提升。她們的自我意識日漸提高，開始嘗試表達

自己的意願，主動爭取個人幸福。」c倘編劇、改編以因人度戲為尚，因時「人」對女

性印象不同，編劇重點當然會有所調整，即如上圖示，Y圓已稍移離了X圖的覆蓋，換言
之，劇中謝素秋更敢於反抗壓迫。首先，第二場〈賞燈追車〉，王黼早定計把謝素秋送

予金邦，故「只准其入，不准其出」，謝素秋惦記趙汝州，故甫進府便聲稱：「相爺是

個惜花之人，當能體惜我今日花容憔悴，你知啦，每逢燈節，我又要在宮中上值，又要

向兵部請安，又要向禮部請安，唉，真系幾難偷得浮生半日閑。」斟酒一杯便欲告辭，

更不諱言道：「相爺，素秋一定要告辭啦，惜花何苦再留難。改日登堂重遞盞。」其

後，趙汝州在門外求見，她先乞求：「相爺，快……快……快啲請佢入嚟啦，此趙生才

名滿山東，若果得佢入嚟，我可以再奏一曲琵琶，好待佢把新詞譜撰。」再在旁哀懇：

「相爺，相爺，你畀我見佢一次啦。」她敢於表達個人意願，言詞也愈見激烈。該激烈

x	 據潘毅於〈女性研究的歷程和展望〉一文闡述，於香港早期社會，女性處附屬地位，恪守中國傳統規

條，甚至可供買賣，被販作「妹仔」、童養媳、童工等情況十分普遍。後於五十年代，因香港開始工業

化歷程，大量女性進入工廠就業，致令其社會地位有所改善。據《香港年鑑》資料，1947 的工廠女工人

數為 18,681，至 1958 年，上升為 67,312 人，增幅達 3.6 倍，反映當時女性投身工廠的情況。另一方面，

參谷淑美〈創造不一樣的公共空間：香港婦女運動發展的空間政治〉一文，其時女性社會地位改善也由

於一些婦女團體的抗爭。二次大戰前，婦女團體除參與慈善活動外，也參與反蓄婢等維護女性權益的活

動。1947 年，香港婦女協會正式成立，並以男女平等為首要目標，致社會婦女運動更為激烈。潘毅：

〈女性研究的歷程和展望〉，載謝均才編：《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香港社會新編》  香港：牛津

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08－110；《香港年鑑》第十三回（香港：華僑日報出版部，1960 年），頁

102；谷淑美：〈創造不一樣的公共空間：香港婦女運動發展的空間政治〉，載吳俊雄、馬傑偉、呂大樂

編：《香港、文化、研究》（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87－114。

c	 文英玲： 都巿共鳴──唐滌生《九天玄女》的時代意義〉 《文學論衡》第 21 期（2012 年 12 月 ，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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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見於行動：當王黼拒絕謝素秋請求後，她便「撲出，但為家院以棍擋住」；又「三衝

門」，與趙汝州隔門喚叫，形成「一個門前高聲喊，一個低徊淚暗彈」的局面。

《蝶影紅梨記》的上半部與《紅梨記》一般，王黼是男女主角結合的更大阻礙，

然而，在《紅梨記》中，男女主角均無作反抗，其矛盾衝突的畫面自然不及《蝶影紅梨

記》激烈。再者，在封建社會的故事背景下，對於女性而言，王黼的脅制無異於不可違

抗的命運，故謝素秋的反抗等於對命運的抗逆，由之構成戲劇衝突，也使其形象更具自

主的意味。例如，面對王黼「以一百二十名家妓獻上金邦」的威脅，唐滌生放棄了花婆

主動幫助的情節，而作了另類的安排。

表三：劉公道與謝素秋的一段對話

劉公道 謝素秋

 劉公道的決定：不予救援
素秋，疊埋心水坐上香車罷啦，鬼叫你

生得靚咩。

所謂花越香越易殘，女憑色而惹禍。

 劉公道的個性：迂腐
我都唔願喺相府再聽再睇咯。

 劉公道的個性：富同情心
怪不得老子話，聞五音乎令人耳聾，看

五色乎令人目盲。

 回應劉公道的個性（迂腐）
伯伯，素秋命在頃刻之間，點解你仲者

也之乎，絕無憐惜。

 回應劉公道的決定(不予救援)
伯伯，我先求你假我以文房，再假我以

砒霜，等我寫一封絕命書，煩伯伯帶予

趙郎，免至佢招魂無路。伯伯，係你先

做得到嘅啫。

 回應劉公道的個性(富同情心)
伯伯，我正話聽住你講，你話不忍見青

階掃落紅，寧短三餐茶與飯，咁好心腸

嘅人真係萬中無一嘅。

劉公道 謝素秋

 劉公道的個性：富同情心
唉，一聲伯伯已經心戚戚，聽埋呢句仲

難抵受，今晚馮飛燕又要死，謝素秋又

要死，死一個就好啦，點解一夜之中，

要連死兩位雲鬟。

 回應劉公道的個性(富同情心)
飛燕素秋同命運，姐妹投生再莫向勾

欄。

 回應劉公道的決定(不予救援)
乞求伯伯賜揮毫，待我咬破指頭書血

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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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公道的決定：施予救援
素秋，你開嚟，我相信馮飛燕而家已經

服左毒架啦……可以換柱偷樑離災難，

黃金買鬼擔幡，金光遮無婆眼，金蟬脫

殼也何難，只要脫下羅衣重改扮，垂危

飛燕怎回生，自有紅羅蓋面難分辨。

 劉公道的憂慮：(營生無術)
苦在我白髮蒼蒼搵食難。

 回應劉公道的憂慮(營生無術)
多謝伯伯，命薄已無回生日，幸而鶯老

惜花殘，願同亡命走天涯，乞奉老人三

餐飯。

唐滌生將原著花婆角色換作相府門客、老儒生劉公道，上表顯示謝素秋知悉噩耗

後與劉公道的一番對話。在首兩輪對話中，劉公道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決定──不予救

援並透露了兩項個性，即迂腐與富同情心，觀乎謝素秋的答話，其實在回應上述三項。

對於他的迂腐，謝素秋予以薄斥，針對他的同情心，則先讚賞「咁好心腸嘅人真係萬中

無一」，再慨嘆命運不濟，希望「投生再莫向勾欄」，反而沒有主動要求劉公道幫之脫

險，只求他代為傳書。然而，經過謝素秋的一番對答，劉公道對謝素秋遭遇的態度由

「鬼叫你生得靚咩」，變為「心戚戚」和「難抵受」，最後決定幫助謝素秋施「金蟬脫

殼」計。縱觀整個對答的流程，謝素秋似在順著劉公道的個性，用一種以退為進的方式

誘使劉公道協助，如此，謝素秋「係你先做得到嘅啫」一語更見可圈可點。該假設有兩

項佐證，其一，在二人對話後段，劉公道憂慮離開相府後「搵食難」，謝素秋隨即表

示：「命薄已無回生日，幸而鶯老惜花殘，願同亡命走天涯，乞奉老人三餐飯。」四句

話之間，她兼述了過去、現在、未來的處境，並承諾照顧劉公道日後溫飽，使之無後顧

之憂，心思慎密可見、渴望脫困之心可見；其二，1959年，李鐵把該劇拍成電影，對比
粵劇與電影版，曲詞有多處修改，即包括上述一段謝、劉的對答。在電影版本中，謝

素秋直白地哀求：「劉學長，你救我，你救我。」再奉承：「在呢種摧花嘅暴力中，老

伯你嘅慈善心腸，真係萬中都無一嘅，咁試問除左你之外，患海何處有明燈呢？」又規

勸：「老書生應把正義談，自應破關、未應疏懶，未應荼毒歌娘壯色膽。」多番遊說後

劉公道始決定：「年邁老人應把正義參，有誰願花罹難，以蟬脫殼釋紅顏，用燈替火一

去不還。」v唐滌生對此撰有〈作者對於拍攝《蝶影紅梨記》之初步意見書〉一文，b詳

列了對是次拍攝的意見，可見其重視，上述曲詞改動也應經其認許──謝素秋於電影中

的主動哀求，可為她於表三的應對作註，兩者說辭不同，目的卻一致，展現一名女性對

v	 唐滌生原著、李鐵導演：《蝶影紅梨記》  DVD）  香港：寰宇鐳射錄影有限公司，2000 年）。

b	 唐滌生：〈作者對於拍攝《蝶影紅梨記》之初步意見書〉，載陳守仁：《唐滌生創作傳奇》，頁 7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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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的抗拒，或言顯示了謝素秋如何在不可違抗的命運下，爭取更多自主，n戲劇衝突

由此而生。

第三場〈盤秋託寄〉，錢濟之與謝素秋約法三章：「一，不能見汝州之面；二，

鎖閉梨門，不能作出牆之想；三，縱然共汝州碰面，不能說出真姓名，只可認作王太守

之女，萬不能把舊情吐露。」第三項有「縱然」一詞，意謂這是無可奈何之計，錢濟之

實不許二人見面，而謝素秋顧及劉公道「白髮無依」，一一答應，甚至「願對蒼天盟毒

誓，背約雷轟賤妖狐」，這無疑又是另一命運的設限。面對該設限，謝素秋在第四場

〈窺醉·亭會·詠梨〉作一連串的反抗：其一，早在謝素秋與錢濟之約法三章時，劉公

道已提醒：「你想真至好呀！我哋讀書人千金一諾，怕只怕你痴心難耐斷情刀。」謝素

秋當晚即要求：「睇下趙生係點樣嘅。」更毋視劉公道「豈不是負了錢大人三章約定」

的告誡；其二，由〈窺醉〉到〈亭會〉至〈詠梨〉，謝素秋與男權約制之間的衝突愈見

激烈。開始的時候，她只要求「響呢處企一陣，睇下趙生係點樣嘅」，劉公道無奈，

「拉素秋連隨閃埋青峰石後」，任其遠觀酒醉的趙汝州。謝素秋顯然不滿足於此，遂

「走埋靜靜向汝州關目作種種驚羨、憐惜、愛撫、難堪表情」，當劉公道「拉素秋欲推

門」，謝素秋竟撥開又走到趙汝州身邊，最後「公道走埋拉開素秋，素秋再撲埋，為公

道一攔、二攔、三攔一推掩門，素秋跌地為公道拉向側邊下」，謝素秋的窺醉行動止於

此，而唐滌生為之設計的這番動作明顯超出劉公道的特許，也充分展現了謝素秋對戀愛

自主的渴望；m其三，在〈亭會〉一折中，男女主角雖然得以會面、對話，但這次接觸

實由趙汝州主動，未算違約。可是，亭會之後，謝素秋又再要求：「劉伯伯，我重要去

佢書齋見埋佢最後一面。」由之引發〈詠梨〉情節。

綜觀〈賞燈追車〉、〈盤秋託寄〉與〈窺醉·亭會·詠梨〉，謝素秋面對兩次男權

社會的約制，也可理解為命運的設限，這些設限從事件而言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可就本

質而言，在男權社會中，這些約制或設限對女性來說都是必然的。劉公道的身份是老儒

生，是傳統文化的象徵，也是命運的化身，上述謝素秋多次對之遊說、哀求，無異於將

n	 《蝶影紅梨記》寄寓於北宋背景下，唐滌生雖賦予謝素秋更多自主意識，始終不能違反文化規定的行為

模式。唐滌生把劉公道設計成一個老儒生，則要讓他成為傳統文化的代表，然則，謝素秋乃在男權文化

的允許下爭取有限度自由，不至於過份違背故事背景。龍琳於〈論《美狄亞》的殺子復仇──女性的反

抗與尷尬〉一文中，如此評論美狄亞：「在男性霸權的社會形態中，文化為了保持其內部張力，也賦予

了像美狄亞這種遭遇冤屈的女性以行動或是反抗的權利，不過這反抗必須按照文化規定的行為模式──

往往是自我毀滅或求助於更高一層的男性，如杜十娘，秦香蓮，這樣的行為模式才能保證不對男性中心

的社會形態產生威脅。」在某程度上，唐滌生描寫的謝素秋也符合其評論。參龍琳：〈論《美狄亞》的

殺子復仇──女性的反抗與尷尬〉，《湖北社會科學》2013 年第 8 期，頁 126。

m	 在〈亭會〉一節中，謝素秋雖與趙汝州相會，但這場相會實由趙汝州主動，故未足以顯示她的自主意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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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與命運間的衝突形象地表現出來。,

第六場〈宦遊三錯〉，王黼成為最重要的阻撓者，並與趙汝州構成強烈的衝突場

面；謝素秋的地位自居於王黼之下，但因趙汝州高中，頓成討好趙生的籌碼，因而引出

謝、王之間的衝突場面──王黼對她明言：「我寧願你去做狀元妻，不必再為夫子妾，

一陣狀元黎嘅時候，你就要歌舞一回，重要小心替佢招風打扇。」謝素秋卻戲弄說：

「唉吔相爺，都係唔好嘅，我為乜嘢事幹有個白髮相爺難待奉，去搧個飆風小狀元。」

這番戲弄，實是謝素秋對王黼的報復，也象徵著婚配的主權，在當時的處境下，已交謝

素秋，而她則選擇了趙汝州。最後，謝素秋載歌載舞地逗引趙汝州，當趙汝州「一見素

秋大呼見鬼」後，謝素秋主動說出真相：「王紅蓮，更是秋娘變，謝素秋，原是小紅

蓮。」一反原著由男權代表說出真相的設定，展現了謝素秋挑戰命運、最後得以選擇所

愛的女性自主主題。

戲劇作品與社會、文化、傳統等各項元素密不可分，觀眾生活於怎樣的氛圍下，

對於作品的期望自然有所不同，這也是劇作家的其中一項思考點，即所謂因人度戲。本

節以謝素秋人形象的轉化為切入點，探討其改變實劇作家因人度戲的結果，在傳奇劇本

中，其形象處處暗合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印象。然則，唐滌生重塑女主角的形象，某程度

反映了時代進步，也更能引起當時觀眾，尤其女性觀眾的共鳴。

四.總結

葉紹德說：「《蝶影紅梨記》改編自元曲張壽卿的《詩酒紅梨花》，元曲僅得四

折，內容非常貧乏。」.另外，他又說：「在劇本方面，最頭痛就是觀眾已知一切，而

,	 在劇中，謝素秋因思慕趙汝州，多番挑戰由男權代表所佈置的限制，無異於展現了在中國傳統社會中，

一個女性與命運之間的衝突──唐滌生筆下的謝素秋，雖然更具自主意識，始終沒有脫離故事所屬的時

代背景。第四場，謝素秋往書齋尋趙汝州，並對劉公道說：「一任雞聲啼破千重愛，一任殘更敲碎萬般

情。含淚折紅梨，好待芳齋留話柄。」「留話柄」一語可圈可點；後來，劉公道說：「雞啼破曉嘅時

候，就算你個心點痛，你都要離開趙生啦。我憑你手上嗰枝紅梨花，就自然會把趙生發落。」這「發

落」乃指訛稱趙汝州遇鬼一節。劉公道之語與謝素秋之語似相呼應，該「話柄」應是留給劉公道計賺趙

汝州，然則，謝素秋參與了該計劃。這讓謝素秋由第一場至第四場的經歷，類近於一齣命運悲劇。套用

藍玉琴的說法，謝素秋一角乃「對性別壓迫已有自覺，但出於自主選擇，願意遵循或接受某些現存父權

社會之現實」。觀眾自然無法否定謝素秋對愛情的執著、嚮往，也不否定她付出的努力，但或為符合故

事背景設定，最後促成大團圓結局，很大程度上，仍依靠男性的力量。藍玉琴：《〈牡丹亭〉人物杜麗

娘的女性研究》  台灣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頁 153－154。

.	 葉紹德編撰、張敏慧校訂：《唐滌生戲曲欣賞》（二）  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6 年），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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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主題。 

 

戲劇作品與社會、文化、傳統等各項元素密不可分，觀眾生活於怎樣的氛圍下，對

於作品的期望自然有所不同，這也是劇作家的其中一項思考點，即所謂因人度戲。本節

以謝素秋人形象的轉化為切入點，探討其改變實劇作家因人度戲的結果，在傳奇劇本中，

其形象處處暗合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印象。然則，唐滌生重塑女主角的形象，某程度反映

了時代進步，也更能引起當時觀眾，尤其女性觀眾的共鳴。 

 

三、總結 

 

  葉紹德說：「《蝶影紅梨記》改編自元曲張壽卿的《詩酒紅梨花》，元曲僅得四折，

內容非常貧乏。」
41
另外，他又說：「在劇本方面，最頭痛就是觀眾已知一切，而劇中人

未曾知道，處理非常困難。」
42
這些評論指出原作的不足，也為劇作家提供了改編空間。

改編是一種再創造的過程，
43
改編者能對原文本有絕對的增刪權，然而，增刪不能無的

放矢，而根據上文論述，情況概如下圖： 

 

圖三：改編的流程 

 

                                                       
41 葉紹德編撰、張敏慧校訂：《唐滌生戲曲欣賞（二）》（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6），頁 305。 
42 葉紹德編撰、張敏慧校訂：《唐滌生戲曲欣賞（二）》（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6），頁 288。 
43 “PoeticInfluence –when it involves two strong, authentic poets, --always proceeds by a misreading of the 

priorpoet, an act of creative correction that is actually and necessarily a misinterpretation.” Harold Bloom.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p.30. 

原作品 

固

有

元

素 

改

編 

改編者 社會 
文化 

敍事 

受眾 

劇中人未曾知道，處理非常困難。」/這些評論指出原作的不足，也為劇作家提供了改

編空間。改編是一種再創造的過程，!改編者能對原文本有絕對的增刪權，然而，增刪

不能無的放矢，而根據上文論述，情況概如下圖：

                               圖三：改編的流程

/	 葉紹德編撰、張敏慧校訂：《唐滌生戲曲欣賞（二）》  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6 年），頁 288。

!	 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 1930－2019）在探討詩歌的影響時，提出了誤讀（misreading）

	 一說。他認為，當一則詩篇流傳於兩名詩人之間時，後者不會單純接受前詩人的解讀，而是按個人見

識，有意地去「誤讀」作品。他稱為創造性背叛（creative correction）。原句為「Poetic influence －when 

it involves two strong, authentic poets, －always proceeds by a misreading of the prior poet, an act of creative 

correction that is actually and necessarily a misinterpretation.」Bloom, Harold.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30. 

如上圖示，在戲劇改編的過程中，劇作家會先從原作中接收一些固有的元素，例

如情節、結構等，但改編往往不會簡單地重現這些元素，而是會考慮社會文化、敍事習

慣、受眾喜好等因素，而這些左右了劇作家改編決定的因素又互相影響，形成一個複雜

的網絡。在許多因素中，當以受眾的喜好為首，故能否因人度戲是評量戲劇作品的優

劣，而因人度戲又往往需先理解受眾於社會文化薰陶下的期望視野；同時，劇作家在應

用既定敍事程式的時候，也應顧及受眾尚奇的心態，此所謂脫窠臼。相關情況上文已分

別以徐復祚與唐滌生對《謝金蓮詩酒紅梨花》的改編演示上圖構想，冀該演示能為現今

粵劇改編給予一些方向。


